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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进化论看民族与文化的发生 

刘景慧 

（怀化学院 学报编辑部，湖南 怀化  418008)） 

摘  要：在古典进化论看来，民族及其文化的发生是一个直线进化的过程。文化传播认为，文化的产生

极其艰难，只能是有创造力的民族产生以后，通过文化传播而实现了文化的发展。民族的发生包含：首先是

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的出现；其次是异文化的分别出现以及异文化人们共同体的并存。尽管人类历史自始

便具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基本的统一性，但是，人类从这样的起点走出极为漫长的路途后，人类文化依然呈现

出千差万别，而体现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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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及其文化的发生问题，在人类学领

域有较多的探讨，尤其在人类学创建的早期，不

论是经典进化论还是文化传播主义都对这一问题

进行了研究。本文从新进化论的理论出发，认为

民族的发生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文化维系的人们

共同体的出现；二是异文化的分别出现以及异文

化与人们共同体的并存。从这一认识出发，对民

族与文化的发生进行分析说明。 
关于由文化所维系的人们共同体的出现问

题，在文化人类学传统理论中曾有过严重分歧，

主要原因出在古典进化论派和传播文化学派的理

论出发点上。古典进化论认定民族是由低级到高

级单线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人们共同体。假定人类

存在过“无文化”或“前文化”时期，[1]那么只

有当人类进入了有文化的时代，文化维系的人们

共同体才在地球上出现，也就是说才有了民族。

这就使人类学“从一开始就以时间进化论的构想

为基础，把共同体以外的‘非我’实现放置在历

史长河的‘原始’一端，以确立现代‘我类’一

端的文明优势。其对‘非我’在时间上的排抗造

成时间的空间化，使其整个研究的大前提表现为

把‘他们’作为‘我们’人类的过去来研究，而

不是关注‘他们’存在的现实意义。‘他们’的现

实状况必然翻译成‘我们’的过去才能获得起存

在的意义。”[1] 

而传播学派认为创造文化是十分艰难的，并

非任何人都有创造文化的能力。如果说假定地球

上存在或是普遍存在过没有文化的人们共同体，

只有在文化传入之后才形成以文化维系的人们共

同体这一命题成立的话，那么这一富于哲理性的

命题很有可能使讨论陷入“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的循环中。 
正是基于这种困惑，美国的文化相对主义和

英国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先辈只好搁置了这一问

题。新进化学派兴起之后，这个问题才被重新提

到讨论日程上来。基于对文化本质的深入理解，

以及对当代各后进民族的深入研究，解决这一问

题的取向和深度均有所提高，从而摒弃了“无文

化”、“前文化”之类的含混命题。 
然后，关于异文化的分别出现以及异文化与

人们共同体的并存问题，在文化人类学理论中也

曾有过严重的歪曲。古典进化学派总是力图把原

始社会想象得尽可能无知、混沌，认为只有如此

才合乎人类社会的初始“真情”。而传播学派则从

另一个角度向人们勾画了“无文化”的人们共同

体是如何在浑浑噩噩中被动等待文化传入的无可

奈何的图景。不论是古典进化学派还是传播学派

都把处在人类的童年期想象成原始的混沌状态，

进而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去细究原始人群间有文化

差异与否的问题。一直到 20世纪，随着文化人类
学的发展，尤其是文化相对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

的兴起，人们才开始注意到原始时代不仅存在不

同共同体的文化差异，而且这种差异还十分巨大。 
文化以及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的起源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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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物的区别是一个极易相互混淆的两个例证。

因此，我们只有先确定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才可

能进而确定文化的起点。 
从生物本质来看，人类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动

物，是动物中的一类。但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

灵，凭借的当然不是人类的生物特性，而是其他

类动物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特性，这就是行为

的意识能力，即人类具有行为影响及其后果的本

领以及发现自然现象相互联系的能力。在这种特

异能力的作用下，人类进而具有经验认知、经验

积累、经验传承的特有技能。在这三种技能的作

用下，人类也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的文化以及由

文化所维系起来的社会。社会出现之后，人类便

告别了动物界，走上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并

通过创造文化、完善和发展文化去实现人类自身

的发展。为了弄清人类行为意识能力的特性，生

物学家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教黑猩猩使用聋

哑人手语，训练猩猩使用工具，观察野生的猴子

是否可以学会“经验”等等。这些工作都取得了

让人惊讶的成绩，但所发现的结果仅可以证实的

是动物特有能力，而无法与人类的行为意识能力

相提并论。因为这些实验绝大部分是在人的伴随

之下进行的，在实验过程中，只是由人向动物传

授人的某种“文化”，而不是动物自己积累经验，

更不是动物自己去总结出哪怕最简单的经验。 
所有这些实验只能表明这些实验动物具有惊

人的反射性应付能力，不能将它与行为意识混为

一谈。人类与这些动物之间横亘着一条至今尚无

法逾越的鸿沟。任何企图以当代动物行为去构想

人类早期面貌文化的尝试都注定是无效的。 

我们既然承认了进化论，那我们就得一同承

认人是由无行为意识能力的动物进化而来的。不

过这种承认并不意味着这种人类的祖先与人已经

是一种相同的动物的说法是正确的，进化为人类

前的人类祖先只能是异于人的动物。问题的症结

在于经典进化派的专家们把人类的动物祖先与人

类的原始时代相提并论，并把他们认定的原始人

理解为不具备正常思维的混沌状态生物。于是在

文化人类学前辈的笔下，自然形成了“文化”与

“前文化”、“正常思维”与“前逻辑思维”等概

念，[2]也自然产生了以灵长目动物的行为去推理

原始民族行为的研究构想。 
基于前这些理由，这种构想引导出的结果显

然完全无法说明民族文化起源。然而问题并不简

单，由于这种把现代人与原始人两分式的研究法

披着一件很有迷惑作用的科学进化论外衣，因而

在文化人类学界影响深远，至今仍被某些学派视

为当然的研究手段，比如，美国的经济人类学派

就力图证明现代经济与原始经济是否有共通之处

进行了激烈的论战。[3]其实，说穿了这种两分法

的思想根源不是别的，正是欧美民族在近代一时

强大的背景下，受民族本位偏见驱使混淆进化历

程中质变概念，从而蒸腾出了“自我想象”的进

化观。 
现在该是从经典进化论的歧途返回到问题的

正道上的时候了。即当追究真正的人类在地球上

产生后，多久开始出现文化与文化维系的人们共

同体。至于人类如何由无行为意识的动物祖先产

生的问题，理应留给生物学家们去研究去。从建

构文化的生物性前提着眼，生存于距今 4 万至 1
万年前的智人，与现代人在智慧上已无质的差别

了，即作为构建文化的思维能力——行为意识能

力，在 4 万年前已经完全具备了。当代生物学的
研究证明，人类在掌握最复杂的现代科技时，仅

仅动用人脑全部智能中的小部分，也就是说人类

智能具有巨大的潜在可利用范围。因此我们有理

由认为比智人更早的尼安德特人（生存于 20万至
4 万年前）和早期智人（生存于 70 万至 20 万年
前），他们的智能虽低于现代人，但是在较大程度

上动用其有限智能时，创造出文化也有可能性。

加上早期文化适应小、专用性高，所需智能数量

上亦相应较小这一情况，在早期智人时代已有文

化产生，并有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产生，乃是

十分可能的事情。 

文化的产生早至早期智人时代，在文献中当

然无可凭信的记载，只有考古学才能对文化早期

面貌作出说明。据考古学材料可知，远至旧石器

时代，人类已经有了经验归纳的实证。中国出土

的“北京人”化石及伴随旧石器，即为证据之一。

“北京人”制作的石器已发现了数万件，这些石

器虽然极其粗陋，但是制作已经有一定的章法，

是选用一定的石料，沿相似的方向锤击取材，再

作简单修整而来的。加工方法的定型化清楚表明，

“北京人”不是偶然地打出石器，而是凭借才智

归纳出经验，去指导生产石器。人类具有经验积

累能力的明证是石球、飞索、猎具和弓箭的发明，

以及木材、石头、矛的发明。中国境内山西许家

窑遗址出土的石球，时代在 20万前至 4万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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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石球可以系上绳子，在抛掷中可以绊倒飞跑

的大动物，效能很高。这种复合工具的发明标志

着若干种单项经验的叠加和综合应用，因此是人

类具备完善的经验积累技能的证明。 
关于人类的经验传承技能单凭一件工具是无

法证实的，但考古学中发现的大型文化遗址一般

均连续供当时人类使用达数百年，一直供数代人

使用，而且在延续数代的生存中，工具制作、采

食对象等遗物基本稳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足见

经验不因隔代而失去。这充分显示了当代的早期

智人，比如“北京人”已有了完整的经验传承技

能，并在社会中稳定下来。这一切有意识的行为

完整地结合起来，则表明早期智人已经是在文化

维系的人们共同体中生存的有“文化”的人了。 
异文化人们共同体并存的起源比较难于证

实。这是因为早期智人时代，不同人们共同体之

间交往极少，难于留下并存文化交错的考古学物

证。加上考古材料的发现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时

间上往往不相连续，这无法直接充作并存文化的

证据。不过从间接方式还是有可能证实在早期智

人时代已有并存异种文化出现。 
早期智人时代，人类只能靠采集、狩猎为生，

当时是否有异种文化并存，经典进化派和文化传

播学派的专家们均未作正面的说明；但是功能学

派和鲍亚士学派的专家们却用当代的采集——狩

猎民族为对象，进行广泛研究后，宣布即使经济

如此落后的民族，其间也并存着十分明显的文化

差异。从而间接证明了早期智人时代可能有文化

差异并存的。当代生存于北极圈的爱斯基摩族人，

靠猎取海生哺乳动物和捕捞鱼类为生，其衣、食、

住、行乃至语言、技能等等文化特点均与生活在

热带雨林下的俾格米族人迥然不同。后者在文化

上完全适应了热带生态下的生境，前者则与冰川

环境极度适应。这是今天的例子，但是却清楚地

表明同是采集——狩猎经济下的民族，可以并存

异种文化。上推到早期智人时代，当时的人类居

住分散，自然生态比今天更复杂，从而人类建构

的文化更应该专用化，比如上文提到许家窑文化

所有者，就以专用石球飞索猎兽，食物、住居、

衣着自然会适应这一需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

特有文化，因此异文化并存的基础比今有甚。 
由于经典进化派和文化传播学派的影响，不

少人至今仍抱定原始人比今人愚昧和智能低下的

观念。事实上这是一种不符合实情的虚构结论。

今天的采集——狩猎民族，人人会识别生境中数

以千计的植物种类，熟练操作极其粗陋的工具，

掌握数以千百计的生活信条和禁忌，其智能需要

并不比现代工业民族成员为低。那种认为原始人

不需要高等智能的偏见，并无实际调查佐证。今

人与原始人智能人的差异不在其高低上，而是在

同等智能构建的文化内容上。原始人的文化应用

很窄，专用性极高，比如：学习操弓矢得花毕生

的精力才会百发百中，具体记熟哪种植物何时可

供采集等等，这种文化越出有限的生境一步，将

会无用武之地。今人学了化学，知道了水的分子

式则可通用于世界，学了一种语言可以被任何一

个工业民族的家庭收养，长大后可以当然掌握好

本民族的一切文化素质，不会有任何智能匮乏之

感。相反，一个现代人要像俾格米族人那样，学

会三箭连发，或在树枝上步行，以及熟记生存必

需之物种，恐怕也得竭其心智、体力，像训练杂

技演员那样方可奏效，同样不会少付一点心血的

代价。 
考古资料也可以间接地提供早期文化并存的

证据。200 万年前，人类已经踏上文化动物的道
路，许多传统文化是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区的人们

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而产生的。最闻名的旧石器

时代晚期文化是西欧奥瑞纳文化、皮里果文化、

梭鲁特文化和马格德林文化。在非洲、亚洲、澳

大利亚也存在种种文化。 
在北非，最著名的有阿特林文化（片石文化）

和达班文化（一种石刀文化）。亚撒哈拉人由于发

展了对密林地区的适应，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系统，

例如，山哥安——鲁彭班传统以石核工具（手斧、

凿）为特征，这种工具在森林环境中很有用。在

北美，在 1～2万年前，古印第安人为了制服猎取
大型野兽，如猛玛象、驯鹿和现已绝种的骏而发

展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凹槽矛头工具，形成特有

的文化。到公元前 1 万年，世界的冰冷期状况渐
渐变得温和起来，整个世界，海平上升，最后淹

没了在冰河期许多高于海平的地区，白令海峡、

北海的部分海域，以及曾把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

连在一起的广大地区。 

在北方地区，较为温暖的气候带来了显著的

变化，如苔原为硬木林所代替。在这个过程中，

北方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赖以获得食物、衣服的成

群动物从许多地区消失了。有些动物，如驯鹿，

迁移到较寒冷的气候带；而另外一些动物，如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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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象，则完全灭绝了。因而，北方居民被迫适应

新的条件。在新森林中，动物并不像以前那么容

易被猎取了，协作性狩猎不那么富有成效了。然

而，植物食品却比以前更为丰富了，而且在湖畔、

海湾和河流有了新的更丰富的鱼类和其他食物来

源。因此，人类种群又在各自所处的生境内发展

了独特的捕获、宰杀动物和采集野生植物食品的

新方法，也就形成了各共同体独具特色的文化。 
从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们搜集的关于旧石器

时代和中石时器时代的具体资料中，我们可以看

出某些趋势：总的是朝着愈来愈复杂化、多样化

和专门化工具组合发展。根据不同生存背景制造

出更有特效的工具，以便更好地利用热带大草原、

森林和沿海这些不同的生境。当人类种群增长并

散居各地时，地方特色也产生了。在不同时期、

不同地区，工具组合体产生了。在北方和南方、

东方和西方出现了普遍性。虽然有些东西可说明

文化联系和相互交流，如细石器工具制造法从西

南亚转入欧洲，但地方性特色是旧石器时代和中

石器时代占支配地位的特征。地方特色的延续大

部原因是由于适应不同生境的那种需求。 
在森林环境中，人们需要用有锋利坚固的斧

头来砍伐树木；在开阔的热带大草原和平原地区，

人们用弓箭来射猎，他们不能靠近野兽；在湖畔

和河滨、海岸逐渐形成居住地中，人们发展了鱼

叉和鱼钩；在次北极地区，人们需要用于割开海

豹和驯鹿硬皮而发明特有的工具；在草地，人们

需要用于割庄稼和把可用部分同谷壳分开的工具

而进行了创造。可见文化不仅是最先、最重要的

一种适应机制，而且从产生就具有极大的差异性，

是一种区域性所必需的东西。正如基辛在所言：

“尼人分散并适应各种环境中，从北部的干草原

和积雪山谷地带，一直到半沙漠地带和热带雨林

边缘，地区性的特化现象颇为显著——热带的木

工技术很发达，寒冷的北方则用兽皮来做容

器⋯⋯欧洲某些地区的莫斯提制作者，似乎是世

界上最嗜食马肉的人。”[4]可见，生存于不同生态

背景的同一发展的人类——尼人发展出了不同的

文化，并且在地球上并存并进。 
大约在 1 万年前，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

后，人们的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逐渐改变成以农

业和畜牧为基础的生活方式。这种获取食物的手

段的改变，对人类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意

味着人类正在把物质掌握在自己手中，人类就能

变得更加安定，出现成熟的村落，早期植物的栽

培、和动物的驯化等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革命。然

而，就在这一革命所带来的人类文明并没有实现

文化的趋同，而仍然出现极大的文化差异性。如

在新大陆的新石器时代民族的文化中，狩猎和野

生食品的采集一直是重要的因素。纵使在气候允

许的地区也种植玉米和其他作物。但是显而易见，

多数美印第安人从未经历过从狩猎和采集到生产

食物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 
农业是从欧洲和亚洲独立发展起来的。作物

不同是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特征所致，如

从墨西普动作布拉州的特华坎河谷发现的考古资

料显示：玉米、大豆和南瓜一类的作物在食物中

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在西南亚山地一带的人们却

有一种周期性的狩猎和采集方式，以利用不同环

境地带的资源。在南美洲也如此，一些先在墨西

哥种植的作物最后到南美洲栽植，但在南美洲栽

种作物偏重于根块作物如马铃薯、甘薯和木薯等，

而不是南瓜、大豆、玉米之类，在动物驯养方也

有差异，南美洲主要驯养豚鼠、美洲驼、羊驼和

鸭，但墨西哥只驯养狗、火鸡和蜜蜂。而在秘鲁

海岸的人们从狩猎和采集向生产食物转变可能是

由于人们赖以生存的资料越来越短缺而引起的，

其农耕看来似乎是一种最后的生计策略。 

就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散和特征看，不

仅明确地反映出几个文化中心或系统，也在某种

程度地反映了当时民族集团的情况。在仰韶文化

及其发展出来的龙山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

夏或华夏民族集团；在大汶口文化及其发展出来

的山东龙山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东夷民族集

团；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大

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以及南方其他新石器文化的

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南蛮民族集团；在新乐下层

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以及北方其他新石器

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北狄和东北地区民族集

团；在马家窑文化和西部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基础

上和相互关系中，逐渐形成了西戎民族集团。[5]

此外，有至今仍川滇黔彝族完整保留的以虎图腾

和十月太阳历为主要特征的金沙江文化群落；[6]

以高原游耕、游牧文化为基质的甘青高原上的古

氐羌族群；有以稻作和牛栏式建筑为基本特质的

百越族群，还有以铜鼓文化为代表的百濮狩猎族

群等。这些不同的早期民族集团，或采集或狩猎，

或耕地或放牧，展示了人类早期共同体创造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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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区域性文化类型与样式，展示出不同人们共

同体的文化个性。 
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带来的不同人们共同体的

文化并存，在人类历史上的价值何在?人类贵为万
物之灵，为什么不懂得少创造异种文化，这样既

省事又有利于沟通这么简单的道理?不是如果没
有异文化的并存不就是没有误解、冲突和战争了

吗?人类不就是更能节约资源，实现人类大同吗?
所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为了“节约”。一是智

能的节约；二是资源的节约。其实，要把握一种

具体的文化或同时掌握两三种文化，个人的智能

是绰绰有余的，但若要掌握一种流行于世界的民

族文化，则是任何人都力不从心的事情。试想爱

斯基摩人有什么必要去认识热带雨林的植物以备

采食；而俾格米人又何需去记忆海豹出现的规律

呢？但俾格人却拥有一种对热带雨林了如指掌的

具体文化；爱斯基摩人必须掌握一种对北极生物

无所不晓的具体文化。人类创造了异文化，是使

之各自有效地为征服利用协调特定的生境，而一

个人只需主要把握其与生境有直接对应关系的文

化，便可以正常生存，这正是对人类智能最有成

效的节约。 
地球上的人类生存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各地

资源差异极大，若世界上仅有一种文化，人类就

只能按同一的方式、习俗、嗜好去生活，这必然

造成消费单向的严重后果，这后果是地球所无法

承担的负荷。比如生产同一产品——小麦或者大

米，在世界各地的代价差异是惊人的，其代价可

以高达数百倍之差。若同一文化引导出的全人类

偏食，必然是人类支付不起的代价。更有甚者，

人类文化的划一需求，引导的生产单一化，必定

引起地球表生态均势的破坏，最终将毁掉人类生

存的基础。因此，各人们共同体异文化的存在，

正是对自然资源最有效使用的必然结果。当然这

些认识是人类经过磨难后才悟出的真谛。早期智

人在开始构建文化时，这一真谛是一无所知的。

但是自然是无情的，任何一种文化的无限扩展都

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是绝灭性的代价。异种

文化的并存发展正是人类的经验，也是自然的复

杂性必然模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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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duction of nations and cultures is a straight line evolution course based on the classical 
evolution. However, the culture media persons think tha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produce culture. Only after the 
nations who are of creative powers produced can the culture be development by means of the cultures spread. 
The production of nations included that firstly the culture links the human community, and the secondly th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he different nations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being together. Although the basic 
unification of human being in historic culture, the cultures of human being varied greatly and it diversified 
after the long tim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comprehend and explain the fundamental issue where human 
being from and to,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issue of production of nations and the issue of production of 
na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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